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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部分农村室内灰尘中汞的分布特征
与健康风险评价∗

姚有如１　 方凤满１，２∗∗　 朱慧萍１　 徐明露１　 林跃胜１

（１． 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３；　 ２．安徽自然灾害过程与防控研究省级实验室，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３）

摘　 要　 为了解安徽省部分地区农村室内灰尘汞的污染分布特征及其对儿童产生的健康风险，在安徽省

１１ 个地级市的农村地区采集灰尘样品 １３２ 个，采用王水水浴⁃冷原子荧光法测定灰尘中汞含量；并根据健康风

险评价模型，评价室内灰尘中汞对于儿童的健康风险．结果表明，淮南市农村室内灰尘中汞的平均含量高达

０．６２±０．５１ ｍｇ·ｋｇ－１，显著高于本研究其他地市灰尘中汞含量；与土壤背景值相比，各研究区室内灰尘中汞均存

在一定程度的积累，以淮南市、阜阳市较为严重，分别超过背景值 ２５．８７ 和 １１．２１ 倍；安徽省农村地区室内灰尘

中汞含量，主要受到燃煤活动影响，受该地的房屋类型、交通类型因素影响较小；对于儿童的 ４ 种途径的平均

日暴露量存在差异，呈现出：蒸气吸入＞手⁃口摄入＞皮肤接触＞呼吸吸入；各地市农村室内灰尘汞对儿童的健

康风险系数均小于 １，在安全阈值内，非致癌风险较小．但淮南市、阜阳市、六安市风险指数较高，应加以重视．
关键词　 农村室内灰尘， 汞， 分布特征， 风险评价， 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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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大气、水体、土壤之中的神经性毒物，汞及其化合物，尤其是以甲基汞为代表的

有机汞化合物，毒性强，挥发性大，迁移性好，易通过手⁃口摄入、皮肤接触、呼吸吸入、汞蒸气吸入等途径

进入人体，并产生富集，损害人体神经系统、生殖系统和免疫系统，造成急性或慢性汞中毒［１⁃２］ ．其中，汞
蒸气吸入指汞在挥发条件下，进入大气，与大气混合后，人体通过各种途径摄入．呼吸吸入指人体通过口

鼻呼吸道吸入细颗粒灰尘，间接摄入灰尘中汞元素．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日本的水俣病事件以来，汞污染

问题一直受到全球各界的广泛关注，已成为全球性环境问题［３］ ．
灰尘作为一种多相的、复杂的粒子混合物，是众多污染物的载体和反应体，易富集重金属，且广泛存

在于人类周边［４］ ．而室内灰尘作为一种异质性与复杂性的环境指标，来源不仅受外部环境影响，更与其

室内环境、居民活动等多重因素有关［２］ ．研究表明，室内灰尘中汞的含量明显高于室外灰尘与土壤［５⁃６］，
并且人类活动长期处于室内环境之中，导致室内灰尘中的汞易于进入人体并产生富集，更易威胁人体

健康［７⁃８］ ．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国内外研究者开始了室内灰尘中汞污染的报道，主要关注不同粒径灰尘对

汞的富集、灰尘中汞的来源、影响因素以及对人体的健康风险［９⁃１１］，室内灰尘中的汞不仅来源于外部自

然环境，更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如：燃煤火力发电、焦化厂、垃圾焚烧、水泥等产业排放［１０⁃１１］ ．有研究表

明，燃煤活动以及生物质燃料的使用导致农村地区汞产生一定的富集，影响农村居民人居环境［１２⁃１３］ ．但
对于农村地区室内灰尘的汞污染状况以及对居民的健康风险却鲜有报道．

本文通过分析安徽省合肥、亳州、淮南、蚌埠、阜阳、滁州、宿州、马鞍山、安庆、六安、宣城等 １１ 个地

市农村地区室内灰尘中汞的污染分布特征及其健康风险，有助于了解该区汞污染水平，以期提高农村居

民汞污染防范意识，促进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

１　 材料与方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１　 样品采集及处理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初至 ８ 月底，保证采样前 ３ 天为晴朗天气，采样当天晴朗无风的天气情况下，在安徽

省的 １１ 个地级市（合肥、亳州、淮南、蚌埠、阜阳、滁州、宿州、马鞍山、安庆、六安、宣城）的农村地区室内

采集灰尘样品，共 １３２ 个，周围环境未见明显工业污染源．在每个家庭正常生活情况下（避免大量客人涌

入或其他异常情况带入大量固定源的尘土），在室内（客厅、卧室和书房）地面、桌面和柜顶等易积累灰

尘的地方，用小刷子和小塑料撮箕收集灰尘（避开厨房和卫生间，主要是避开生活垃圾；小刷子和小塑

料撮箕为一次利用，不做二次采集），采集灰尘约 ５—１０ ｇ，放入密封袋保存．样品经自然风干，用玛瑙研

钵研磨后过 １００ 目尼龙筛，备用［１４⁃１５］ ．
１．２　 实验分析及质量控制

将处理完毕的灰尘样品称取 ０．２０００ ｇ，置于三角瓶中，加入 １∶１ 王水 ２０ ｍＬ，放置恒温水浴锅以９５ ℃
以上水温加热 ２ ｈ，全程于三角瓶中加盖弯管漏斗，并隔 ２０ ｍｉｎ 轻轻晃动 １ 次，使样品消解均匀．消解完

成后，以 ５％盐酸定容至 ５０ ｍＬ，原子荧光光度计测定样品汞含量［１６］ ．测定过程中按样品总量的 １５％比例

插入国家土壤标准样品（ＧＳＳ⁃３）进行参比［１７］，回收率为 ８６％—１２８％．每 ４ 个灰尘样品随机挑选 １ 个做

平行样（重复 ３ 次），每批样品均做空白样，结果符合质控要求．所用试剂均为优纯级、水为超纯水、器皿

均采用 １０％ 硝酸溶液浸泡 ２４ ｈ 以上．



２８４　　 环　 　 境　 　 化　 　 学 ３６ 卷

１．３　 健康风险评价方法

采用美国 ＥＰＡ 提出的土壤健康风险评价方法［１８］，评估安徽省农村室内灰尘通过手⁃口摄入、呼吸吸

入、皮肤接触摄入和汞蒸气吸入 ４ 种暴露途径的汞的非致癌风险．各途径暴露剂量及健康评价计算方法

及参数取值见文献［１４，１７］．

２　 结果与讨论（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２．１　 安徽省农村地区室内灰尘汞含量水平

安徽省农村地区室内灰尘汞平均含量为 ０．２６ ｍｇ·ｋｇ－１，中值为 ０．１６ ｍｇ·ｋｇ－１ ．因个别样本浓度过高，
导致汞平均含量高于其中值．汞含量分布于 ０—０．３ ｍｇ·ｋｇ－１浓度区间的样本数占总体的 ７２．７％，如图 １，
说明安徽省农村地区室内灰尘中汞含量普遍较低，农村地区未受到大面积的汞污染．但是在部分地区农

村室内灰尘汞含量超过 １．０００ ｍｇ·ｋｇ－１，可能与当地所处环境以及燃煤活动等人类活动有关．与国内外有

关研究相比（表 １），安徽省农村地区汞含量明显偏高，安徽省农村地区居民长期在室内进行煤球以及薪

柴的燃烧，导致室内灰尘汞含量明显高于乌拉巴托与奥贡州．与国内有关城市广州和庆阳相比，安徽省

农村地区室内汞含量明显偏低，即使是室内灰尘汞含量较高的淮南市，其汞含量平均值也明显低于上述

两城市．

图 １　 安徽省农村地区室内灰尘汞含量的频率分布图（ｍｇ·ｋｇ－１）
Ｆｉｇ．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ｄｕｓ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ｍｇ·ｋｇ－１）

表 １　 国内外室内灰尘汞含量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ｄｕｓｔ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样点个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中位数
Ｍｅｄｉａｎ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广州［１１］ ５０ １．０６ ０．３９ ２．１７

庆阳［１１］ ２０ ４．７３ ２．４５ ５．０２

奥贡州［１９］ ４５ ０．０９ ０．０８

乌兰巴托［２０］ ２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１

安徽省（本研究） １３２ ０．２６ ０．１７ ０．２７

２．２　 安徽不同地区农村室内灰尘中汞含量分布特征

安徽省不同地区农村室内灰尘中汞平均含量呈现出：淮南市（０．６２±０．５１ ｍｇ·ｋｇ－１） ＞阜阳市（０．３４±
０．２６ ｍｇ·ｋｇ－１）＞六安市（０．３０±０．２１ ｍｇ·ｋｇ－１）＞亳州市（０．２６±０．２８ ｍｇ·ｋｇ－１）＞蚌埠市（０．２１±０．２７ ｍｇ·ｋｇ－１）
＞滁州市（０．２３±０．１９ ｍｇ·ｋｇ－１）＞合肥市（０．１７±０．１１ ｍｇ·ｋｇ－１） ＞马鞍山市（０．１６±０．１３ ｍｇ·ｋｇ－１）≈安庆市

（０．１６±０．１２ ｍｇ·ｋｇ－１）＞宣城市（０．１４±０．１６ ｍｇ·ｋｇ－１）＞宿州市（０．０８７±０．０１９ｍｇ·ｋｇ－１） 如图 ２．除合肥市、宿
州市以外，其余地区变异系数均超过 ７０％，尤以蚌埠、宣城、亳州最为显著，变异系数分别达到 １２９．８％、
１１２．０％、１１０．５％，说明各农村地区室内灰尘中汞含量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来源受外界干扰明显．



　 ２ 期 姚有如等：安徽省部分农村室内灰尘中汞的分布特征与健康风险评价 ２８５　　

与各地土壤背景值［２１］相比，室内灰尘中的汞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累积，高出土壤背景值倍数呈现出：
淮南市（２５．８７ 倍）＞阜阳市（１１．２１ 倍） ＞滁州市（９．５０ 倍） ＞亳州市（８．１４ 倍） ＞六安市（７．７４ 倍） ＞合肥市

（５．７６ 倍）＞蚌埠市（４． ２６ 倍） ＞宿州市（３． ８３ 倍） ＞宣城市（２． ０９ 倍） ＞安庆市（２． ０４ 倍） ＞马鞍山市

（０．３９ 倍）．其中淮南、阜阳农村地区室内灰尘汞累积程度较高，高出土壤背景值 １０ 倍以上．

图 ２　 安徽省不同地区农村室内灰尘汞含量分布特征

（注：小写字母表示 Ｐ＜０．０５ 显著水平，大写字母表示 Ｐ＜０．０１ 显著水平；·表示异常值；∗表示极端异常值．）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ｄｕｓｔ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Ｎｏｔｅ：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 ｍｅａ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Ｐ＜０．０５ ａｎｄ Ｐ＜０．０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ｏｕｔｌｉｅｒ ｖａｌｕｅ；∗：Ｅｘｔｒｅｍｅ ｏｕｔｌｉｅｒ ｖａｌｕｅ．）

２．３　 安徽省农村地区室内灰尘中汞含量空间差异性分析

安徽省不同地市农村室内灰尘中汞的空间分布差异较明显（图 ２），淮南市农村地区室内灰尘中汞

含量达到 ０．６２ ｍｇ·ｋｇ－１，超过宿州市室内灰尘汞含量 ７ 倍以上．通过非参数检验，淮南市农村室内灰尘中

汞的平均含量显著高于本研究其他地市灰尘中汞含量（Ｐ＜０．０１），其余各地市农村地区室内灰尘中汞含

量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研究表明，燃煤汞排放是主要的人为大气汞排放源［２２］，我国煤炭高汞低卤

特点，煤炭洗选及燃烧水平参差不齐，导致燃煤行业成为中国最大的汞排放源，占中国大气汞排放总量

的 ５０％以上［２３］ ．而淮南市是安徽省重要的煤炭城市，农村地区建有一定数量火电厂，煤矿开采以及燃煤

发电较为集中，农村地区存在大量散煤的燃烧，使得大气降尘中含汞量也随之增加，加之室内通风性较

差，导致室内灰尘中汞的富集．
各地市内部空间也呈现出差异性，通过非参数检验，蚌埠市、淮南市内部室内灰尘汞含量差异极显

著（Ｐ＜０．０１），亳州市内部呈现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其余各市内部之间室内灰尘汞含量差异性无统计

学意义．蚌埠市下辖禹会区和怀远县农村室内灰尘汞含量较高，由于其临近淮南市潘集区，潘集作为淮

南市重要的煤炭产地与火电厂所属地，大气降尘含汞量较高；而蚌埠市北部固镇县汞含量相对较低，因
其远离煤矿区，作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县，以农业与旅游业作为产业支撑，以上造成蚌埠市农村室内灰尘

中汞含量呈现出空间上的差异．朱兰保等［２４］研究的蚌埠市水稻籽粒中汞含量的空间分布差异与本研究

室内灰尘中汞的分布差异保持一致性．淮南市潘集农村地区临近煤矿区，并靠近燃煤发电厂，煤等燃料

在燃烧过程中都会释放一定量的汞［２３，２５］，导致该地区农村室内灰尘汞含量升高；而同处于淮南市的大

通区与凤台县，则远离煤矿区且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室内灰尘中汞含量相对较低，导致区间变异性较

大．亳州市的利辛县临近阜阳市工业区，位于颍上县以北、淮南市潘集区西北部，处于阜阳轮窑厂以及淮

南煤矿区辐射范围以内，在夏季盛行的东南风影响下，导致大气降尘中汞的富集，加上本地存在板集煤

矿区的影响，使得灰尘中的汞含量也会呈现出区域性差异．
２．４　 室内灰尘中汞含量影响因素分析

２．４．１　 农村地区不同类型房屋对汞分布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农村地区不同类型房屋室内灰尘中汞含量的统计分析（表 ２），楼房中室内灰尘汞含量略高

于平房，高出 １０．９％，但是平房的变异系数较楼房高，高出 ２８．５％．二者变异系数分别达 １．３６、０．９７，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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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强变异特征，说明在不同地市农村地区不同类型房屋间汞的分布较为离散．通过图 ３ 可知，除淮南市

农村地区楼房室内灰尘汞含量呈现明显峰值外，各地市不同房屋类型灰尘汞的含量起伏较小．对于淮南

市农村地区实地调查发现，部分采样区楼房靠近电厂附近，楼房楼层相对平房较高，窗户的面积也相对

较大，导致灰尘的迁入与积累较为严重，因此汞的含量较高［１４］ ．通过非参数检验，发现安徽农村地区不

同房屋类型间室内灰尘汞含量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安徽省室内灰尘汞含量受房屋类型

影响较小．

表 ２　 不同类型房屋室内灰尘汞含量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ｄｕ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ｏｕｓｅ ｔｙｐｅ

房屋类型
Ｈｏｕｓｅ ｔｙｐｅ

样点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分布范围
Ｒａｎｇｅ ／

（ｍｇ·ｋｇ－１）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

（ｍｇ·ｋｇ－１）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变异系数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楼房 ６９ ０．０２—０．９９ ０．３１ａＡ ０．２７ ０．９７

平房 ６３ ０．０２—２．４０ ０．２８ａＡ ０．４４ １．３７

　 　 注：小写字母表示 Ｐ＜０．０５ 显著水平，大写字母表示 Ｐ＜０．０１ 显著水平

Ｎｏｔｅ：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 ｍｅａ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Ｐ＜０．０５ ａｎｄ Ｐ＜０．０５，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 ３　 部分地市不同类型房屋室内灰尘汞含量统计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ｄｕ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ｏ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ｉｔｉｅｓ

２．４．２　 农村地区交通对室内灰尘汞分布的影响

根据采样点距离 ５００ ｍ 以内的交通状况，存在的乡村道路、县市道、省道及以上 ３ 种交通类型，将居

民室内灰尘加以分类统计（表 ３）．不同道路周边农村室内灰尘汞平均含量呈现出：临近县市道路＞临近

乡村道路＞临近省道及以上，其中临近县市道路周边室内灰尘汞含量分别高出临近乡村道路和省道及

以上汞含量的 ２６．４％、３４．９％．三者间的变异系数均高于 ０．８ 以上，呈现出强变异特征．安徽省各地市农村

地区乡村道路车流量较少，且无大型车辆通行，因此乡村道路对周边居民点室内灰尘汞积累影响较小；
农区县市道路车辆较多，且以农用车为主，燃料利用率较低，并且在水泥路面导致车胎磨损较为严重；省
道及以上路况较好，交通较为顺畅，道路旁灰尘中汞的浓度与车辆的行驶状态有关，怠速状态下的元素

汞浓度明显高于行驶畅通时的元素汞浓度［２６］ ．因此，临近县市道路旁室内灰尘汞含量高于临近省道及

以上道路的汞含量．通过非参数检验分析，临近乡村道路、县市道、省及以上干道三者之间差异性无统计

学意义，并且交通道路周边的农村地区室内灰尘汞含量的分布变异均呈现强变异．综上所述，安徽省部

分农村地区室内灰尘中汞的积累受房屋周边交通因素影响较小．
２．５　 基于儿童室内灰尘中汞的健康风险评价

根据研究区各样点灰尘汞含量及各参考值，按健康风险模型分别计算安徽省部分地市农村室内灰

尘汞儿童平均日暴露量及其风险商（表 ４）．安徽省部分地市室内灰尘汞进入人体途径暴露量为蒸气吸

入＞手⁃口摄入＞皮肤接触＞呼吸吸入，其中以淮南市汞蒸汽吸入暴露量最为显著．对于各途径非致癌风险

均未超过 １，均在安全阈值内，说明研究区室内汞污染均未达到非致癌风险．风险指数（ＨＩ）为淮南市



　 ２ 期 姚有如等：安徽省部分农村室内灰尘中汞的分布特征与健康风险评价 ２８７　　

（０．０６９） ＞阜阳市（０．０３８）＞六安市（０．０３３） ＞亳州市（０．０２９） ＞蚌埠市（０．０２４） ＞滁州市（０．０２６） ＞合肥市

（０．０１９）＞马鞍山市（０．０１８）≈安庆市（０．０１８）＞宣城市（０．０１６）＞宿州市（０．０１０），其中淮南市、阜阳市、六
安市风险指数较高，应加以重视．对于其余各市，其风险指数均较小，对人体没有明显的健康风险．

表 ３　 不同交通类型周边室内灰尘汞含量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ｄｕｓ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ｔｙｐｅ

样点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

（ｍｇ·ｋｇ－１）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极小值
Ｍｉｎｉｍｕｍ ／
（ｍｇ·ｋｇ－１）

极大值
Ｍａｘｉｍｕｍ ／
（ｍｇ·ｋｇ－１）

变异系数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临近乡村道 １０６ ０．２９ ０．３３ ０．０２ ２．４１ １．１７

临近县市道 １２ ０．３９ ０．６４ ０．０３ ２．０２ １．６４

临近省道及以上 １４ ０．２５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７２ ０．８１

表 ４　 室内灰尘汞的不同途径暴露剂量及风险评价 （ｍｇ·（ｋｇ·ｄ） －１）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ｄｏｓｅ， ｈａｚａｒｄ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ｍｇ·（ｋｇ·ｄ） －１）

ＡＤＤｉｎｇ

（×１０－６）
ＡＤＤｉｎｈ

（×１０－１１）
ＡＤＤｄｅｒｍａｌ

（×１０－９）
ＡＤＤｖａｐｏｒ

（×１０－６）
ＨＱｉｎｇ

（×１０－２）
ＨＱｉｎｈ

（×１０－６）
ＨＱｄｅｒｍａｌ

（×１０－４）
ＨＱｖａｐｏｒ

（×１０－１）
ＨＩ

（×１０－１）

亳州市　 １．６８ ４．７２ １．９４ １．９７ ０．５６ ０．５５ ０．９２ ０．２３ ０．２９
淮南市　 ４．０６ １１．４０ ４．６７ ４．７４ １．３６ １．３３ ２．２３ ０．５５ ０．６９
蚌埠市　 １．３５ ３．７８ １．５５ １．５７ ０．４５ ０．４４ ０．７４ ０．１８ ０．２４
宣城市　 ０．９３ ２．６２ １．０７ １．０９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５１ ０．１３ ０．１６
阜阳市　 ２．２５ ６．３１ ２．５９ ２．６３ ０．７５ ０．７４ １．２３ ０．３１ ０．３８
滁州市　 １．５２ ４．２６ １．７５ １．７７ ０．５１ ０．５０ ０．８３ ０．２１ ０．２６
马鞍山市 １．０４ ２．９１ １．１６ １．２１ ０．３５ ０．３４ ０．５７ ０．１４ ０．１８
安庆市　 １．０４ ２．９１ １．１６ １．２１ ０．３５ ０．３４ ０．５７ ０．１４ ０．１８
六安市　 １．９５ ５．４８ ２．２５ ２．２８ ０．６５ ０．６４ １．０７ ０．２７ ０．３３
宿州市　 ０．５７ １．６１ ０．６６ ０．６７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３１ ０．０８ ０．１０
合肥市　 １．１１ ３．１２ １．２８ １．３０ ０．３７ ０．３６ ０．６１ ０．１５ ０．１９
　 　 注：ＡＤＤｉｎｇ：手口途径摄入量；ＡＤＤｉｎｈ：呼吸途径摄入量；ＡＤＤｄｅｒｍａｌ：皮肤途径摄入量；ＡＤＤｖａｐｏｒ：Ｈｇ 蒸汽途径摄入量；ＨＱｉｎｇ：手口途

径下非致癌风险；ＨＱｉｎｈ：呼吸途径下非致癌风险；ＨＱｄｅｒｍａｌ：皮肤途径下非致癌风险；ＨＱｖａｐｏｒ：Ｈｇ 蒸汽途径下非致癌风险．
ＮＯＴＥ：ＡＤＤｉ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ｄｏｓｅ ｂｙ ｉｎｔａｋｉｎｇ； ＡＤＤｉｎｈ：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ｄｏｓｅ ｂｙ 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 ＡＤＤｄｅｒｍ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ｄｏｓｅ ｂｙ ｓｋｉ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ｉｎｇ；

ＡＤＤｖａｐｏｒ：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ｄｏｓｅ ｂｙ Ｈｇ ｖａｐｏｒｉｎｇ； ＨＱｉｎｇ：ｈａｚａｒｄ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ａｋｉｎｇ； ＨＱｉｎｈ：ｈａｚａｒｄ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 ｏｆ 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 ＨＱｄｅｒｍａｌ：ｈａｚａｒｄ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ｋｉ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ｉｎｇ； ＨＱｖａｐｏｒ：ｈａｚａｒｄ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 ｏｆ Ｈｇ ｖａｐｏｒｉｎｇ．

３　 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１）安徽省部分农村地区室内灰尘汞平均含量普遍较低，农村地区未受到大面积的汞污染．但与土

壤背景值相比，总体上均存在一定量的积累，其中以淮南市、阜阳市较为严重，均超过当地土壤背景值

１０ 倍以上．
（２）安徽省部分农村地区室内灰尘汞含量空间差异性显著，呈现出：淮南市＞阜阳市＞六安市＞亳州

市＞蚌埠市＞滁州市＞合肥市＞马鞍山市≈安庆市＞宣城市＞宿州市．
（３）安徽省部分农村地区室内灰尘中的汞含量，受该地的燃煤活动影响较大，受房屋类型、交通类

型因素影响较小．
（４）安徽省部分地区农村室内灰尘汞对于儿童的 ４ 种途径的平均日暴露量存在差异，呈现出：蒸气

吸入＞手⁃口摄入＞皮肤接触＞呼吸吸入．各地市农村室内灰尘汞健康风险系数均小 １，在安全阈值内，非
致癌风险较小．但淮南市、阜阳市、六安市风险指数较高，应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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